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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下的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内涵研究
1

葛政委

(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摘要】一般而言，国家认同包括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四个方面的内

涵。从地域认同看，容美土司维护了国家疆域的整体性，能把家乡认同与“王土”认同有机结合。

从文化认同上看，容美土司积极引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国家权力也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

得以在容美土司渗透与沉淀。从政治认同上看，在儒学的熏陶下，容美土司形成了“大一统”的

“正统王朝”认同观念，并根据自身利益调整政治策略。从身份认同看，容美土司重新书写了家

族记忆和英雄历史,在“去蛮化”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身份。“四维认同”在明代中后期发生“共振”，

容美土司国家认同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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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容美、湖南永顺、重庆石柱、广西忻城和云南丽江木氏等土司的国家认同价值受到学界

和社会关注。在土司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专家凝练出“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价值”
1
作为

土司世界文化遗产的人类突出普遍价值。一些学者进一步探讨土司国家认同的内涵，彭福荣认为中国土司

国家认同的内涵包括“认同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历史形成的制度文明、维护王朝国家、传播和共享中

原文化”等方面
[1]
。历史上，容美土司在西南土司中是一个典型而又特殊的土司，因其处于中原与西南少

数民族的结合部，其历史及其与王朝国家的关系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容美土司是西南诸土司国家认同的典

范，其蕴含的国家认同内涵丰满、真实且影响深远。田敏、段超、李荣村、陈湘锋、胡绍华、岳小国等学

者曾从各自角度探讨容美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揭示了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各方面的内涵。但若从范例高度

全面审视，则能系统概括、总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凝练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基本经验，推广

其当代价值。

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包括地域、文化、政治和身份认同四个方面的内涵。这其中地域认同是前提、“文

化认同是基础、政治认同是表征、身份认同是核心”
[2]
。地域是空间的维度、文化是历史时间的维度、政

治是权力的维度、身份是主体的维度，从而构成一个基于时空、目标和主体的展示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认

知框架（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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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整体性的疆域认同

英国学者吉登斯（Giddens.A)曾说过：“传统的国家有边疆，但是没有边界。
[3]18

”正因为这样，传统

国家更需要边疆各民族去维护国家疆域的整体性。

容美土司地处“内地的边疆”，其地缘政治决定了容美土司一方面要维护土司所辖疆域的稳定,另一方

面又要替王朝国家防御西南边疆潜在的动乱。因此，容美土司的疆域认同蕴含着模糊的边界意识和明确的

国家整体性意识。

1.土司疆域是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情境性前提。“国家领土应成为国家认同的基本情境性要素”
[4]
，

疆域则是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具体情境。首先，疆域对容美土司意味着家乡，疆域认同是“country”层面

的认同。容美土司对家乡的热爱是无疑的。在华容太守严守升那里，容美土司的疆域是“人迹罕通，雁飞

不到”的偏远山区，而在容美土司主田舜年那里，他却用“不仅人有知遇，而山川与人更有知遇也”来赞

美的家乡。其次，疆域意味着土司所管辖的一片政治区域。田舜年在《容阳世述录》中概括了土司疆域：

“东南四百里至麻寮所；北五百里至石梁五峰等司连添平长阳渔阳关界；北六百里至桃符口清江河边巴东

县界;其清江以外插入县志者，军政不兴焉，以军阵隶司而粮纳县也，上自景阳大里建始县界，纵横又连施

州卫界；西三百里自奇峰关至忠峒桑植界；西南四百里自朱泉关至林溪连山羊隘界；南三百里自石柱泉下

知州连九女隘界；外有插入慈利县长阳宜都等县田地,与县民一例当差者不兴焉
1
。”这一区域是作为不同

于内地经制州县的“土疆”而存在的。最后，土司疆域也是“王土”。容美土司在儒学的影响下，逐渐认

同中国传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疆域观念，从《容美司给指挥向宗启牌》、《披陈忠赤疏》、《恭

报颁到印信疏》、《请浩封》等一系列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容美土司把土司疆域作为“王土”来对待。

土司对疆域的情感、疆域的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着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2.王朝国家不断规范容美土司的疆域。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地缘政治利益考虑,王朝国家通过实施土

司制度对这一疆域实行间接管理。王朝国家设立巡检司、卫所来规范容美土司的疆域。明王朝在容美土司

与长阳边界设立了八个巡检司和一个千户所来防备土司。“长阳荆南岩邑，逼近土司，设梅子八关，险厄

比他邑尤甚
[5]
。”其中，长毛（茅）关、蹇家园在五峰县泗洋河流域，百年关、渔洋关在五峰县渔洋河流

域，旧关堡在长阳县招徕河流域，白石关在长阳县清江下游北岸，菩提隘在五峰县长乐坪镇蒲地界。另外

还在长阳县榔坪一带设立了百里荒千户所，在容美土司与巴东的交界区设立了野厢关（野三关）、连天关

巡检。在石门县设立了添平千户所、安福千户所，在鹤峰县南部设立了麻寮千户所。这些机构规范着土司

的疆界。王朝国家还要求“土人不得擅买汉地，定例昭然；汉人亦不得越种土司之地，以致兹事，务期勘

明，分守界限，庶可汉土相安”(汉土疆界碑文）。

3.容美土司的疆域认同主要体现在“边臣”守疆上。容美土司主以“边臣”自居，为国守疆。一方面,

容美土司为国守疆体现在平定叛乱上。容美土司曾参与平定了播州宣慰司杨应龙、水西和永宁土司的叛乱，

1（民国）《容阳堂田氏族谱》卷三《容美土司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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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侵害土司的农民军“川东十三家”以及抗击东南沿海的倭寇等。明王朝因容美土司主田九霄抗击倭寇

的功绩“乃赐犒军银一万七千。而公辞曰：‘土人效力疆场，犬马微劳，分所宜也,不敢受赏’。但朝廷能

念累世边臣，赐复洪武初年军民宣慰旧职
1
。”另一方面,容美土司为国守疆体现在加强土司社会的治理上。

容美土司施行严格的编户制度、等级制度、礼仪制度和训练制度，这使得土司社会治理能力强大。以训练

制度为例，“容美土司抑勒土民，分风、云、龙、虎等字为旗。旗有长上有参将、游击、守备、千把总各

官，下又有大头目，分管旗长若干千户，皆有执照
[6]311

。”，可以说，在土司制度实施前，这一地域的社会

整合从未如此深刻，土民与疆域的关系愈加固定。

若从王朝国家疆域整体性的角度来理解“汉土疆界”，“土疆”虽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形态与内地

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土疆”作为土司国家认同的情境要素的存在。当然，这种国家疆域整体性意识在

很大程度上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塑造以及容美土司疆域特殊的地缘政治决定的。

二、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对某类文化的归属感，文化认同既是国家认同的内容、基础，也塑造着人或

群体的国家认同观念。容美土司的文化认同体现在对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上。自明代中叶开

始，容美土司田世爵、田楚产、田九龙、田玄、田圭、田舜年等土司统治者积极推进容美土司与中原的文

化交流，中原地区的教育、文化、艺术在土司地区广泛传播。国家权力以文化的形式在容美土司内渗透和

沉淀,从根甚上夯实了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基础。’

1.容美土司大力推广儒学教育。明嘉靖年间(1522-1567 年），容美土司发生了“白里俾争袭、弑父杀

兄”的惨案，震惊土司。当时尚在襁褓中的幸存的土司主儿子田世爵被部下舍人送至桑植躲避。田世爵长

大后在王朝国家的帮助下回司袭职，并深刻反思这一惨案。“公（田世爵）痛惩乱贼之祸，始于大义不明，

故以诗书严课诸男，有不嗜学者，叱犬同系同食。
2
”田世爵大办推广儒学教育，一方面因为被争袭惨案所

震动和中原文化所吸引，另一方面是因为王朝国家执行“土司进官办学校学习才能袭职”的政策。自此之

后，容美土司形成了学习儒学的家学传统。这包括四种形式：聘请延师课读,开办司学；送土舍出司，送枝

江、松滋、沙市等州学、县学学习；与汉地文人唱和，学习交流;传承儒统，著书立说。自此，以儒学为核

心的中原文化在容美土司土舍阶层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土舍之下的土民阶层并没有读书的机会。这样，

汉地信仰在容美土司中的传播就显得十分重要。

2.汉地信仰在容美土司的“在地化”。从已有文献记录和考古发现可知，容美土司汉地民间信仰十分

发达。因为土司的推崇，大量的佛教寺庙、道观、关庙、三官庙等汉地信仰设施得以在土司修建，大量土

民开始信奉汉地传播而来的信仰。汉地信仰并不是简单地横向传播，而是与土司社会不断融合，并完成“在

地化”的过程。以关公信仰为例，明代以来，来自汉地的关公信仰与土司社会高度融合,并沉淀为土司国家

认同的重要文化因素。来自中原的文人顾彩在容美土司时也发出了“土人最敬关公”的感慨。关公信仰之

所以能很快融入土司社会是有原因的：地理上邻近关公文化发祥地的当阳玉泉寺；关公信仰所倡导的忠义、

尚武精神与土司高度一致；关公信仰蕴含的国家认同意识也是国家认可的。于是,“当关公诞时，土司大会

将吏宾客，朝服祭祀，百里乡民赶来赴会。
[7]78

”甚至，中原的水神信仰也与容美地域的向王信仰结合在一

起，让家族性质的向王信仰具备了水神大禹的气质。

3.容美土司主动学习汉地的文学艺术。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容美土司主田世爵就送自己的儿子田九龄

赴华容向“云梦太史孙斯亿”学习儒学和诗词
[8]
。之后，在唐代诗学和明代“公安派”文人的影响下，容

1（民国）《容阳堂田氏族谱》卷三《田氏世家》
2（民国）《容阳堂田氏族谱》卷三《田氏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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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土司涌现出田九龄、田宗文、田楚产、田玄、田圭、田霈霖、田甘霖、田商霖、田舜年共计六代九位诗

人的“田氏诗派”。甚至在“田氏诗派”的影响下，容美土司所属的张姓、唐姓长官司家族文学也初具规

模。容美土司的家族文学成就被学者视为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奇迹。除文学外，自明嘉靖年间开始，容美

土司还积极引进汉地的昆曲、梆子等中原戏曲文化。乾隆元年，鹤峰州首任知州毛峻德发布的禁令中记载：

“旧日民间子女,缘土弁任意进取学戏,男女混杂
[9]
”。甚至，容美土司甘愿冒着政治危险在土司演出清庭

禁演的《桃花扇》。

崇祯二年，在皇帝给容美土司的圣旨上写道：“朕甚敏尔田楚产，乃湖广容美军抚使司宣慰使田玄之

父，赋性忠勤，澄雄机略，操行廉洁以祇躬，延揽贤才而训子,驭众严肃续兼威，惠以施仁,怀我恩荣，帅

苗夷向化，曩以奢安
1
。”可见，容美土司追求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得到了王朝国家的认可，文化上

的认同成为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基础因素。

三、“王朝正统"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们或群体对某一政权和政治体系所产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政治认同依赖并超越情感占多的疆域和文化认同,更具有理智性和策略性的特点。容美土司政治认同包括政

治认同意识、政治制度认同、政治认同行动、政治认同策略四方面的内容。

1.“维护王朝大统”是容美土司深层政治意识。在长期的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形塑下，容美土司接受

了“奉正朔”、“尊大统”的国家观。中原文人姚淳焘在《宣慰土司田九峰二十一史纂序》评述容美土司

的政治认同：“奉正朔，守防禁，输忱报绩，历有年所
[10]
。”姚淳焘揭示了容美土司政治认同的基本结构。

容美土司深层心理维护的是“大一统”政权。也就是说，王朝国家要能代表多民族国家的利益或天下利益

才能获得容美土司认同。有学者关注容美土司对清王朝的“狐疑”或“反清复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清代初期容美土司并不认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奉正朔"、“尊大统”是容美土司政治认同中的结

构化因素和稳定因素。

2.容美土司对王朝政治制度特别是土司制度的认同。在王朝国家政治体系中，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对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一种治理方式。中央王朝委任大姓发展充分的“蛮酋”社会

首领担任“土司”，并实行世袭统治。土司制度既考虑了国家政令统一，又照顾了各地区、各民族的特殊

性,可以平衡国家与地方的利益，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容美土司非常认同土司制度。康熙二十年，

容美土司主田舜年在给清朝皇帝的《披陈忠赤疏》展示了其对待土司制度的态度：“窃臣世代封袭，源流

并，臣父甘霖鞠躬尽瘁，终于王事，无容再渎。在臣父子世受国恩，衔结图报，义不容辞。然懋官懋赏之

典，载在经史，所以柔远能迩，为统御万方之略。
2
”

3.容美土司的政治认同行动频繁。正如田汝成所说：“其所以图报于国家者，惟贡，惟赋，惟兵。”

在土司制度的框架下，土司要对中央王朝履行纳税、朝贡、征调的基本义务。容美土司邻近中原，在与中

央王朝交往上占地利之优，朝贡和征调都十分频繁。以进贡为例，《明实录》记载的容美土司及所属的四

个长官的进贡次数高达 67次，这超过西南任何单个土司。从容美土司来说，朝贡不仅是向王朝国家表达忠

心，而且可以获得许多实质利益。一方面,王朝国家对容美土司朝贡的赏赐要远远超出进贡货物的价值；另

一方面,容美土司趁朝贡的机会把多余的马、银、降香、茶叶、葛粉、野猪肉脯、麂子肉脯、珍稀动物皮毛

等卖给中原，换取土司需要的铁、盐及奢侈品。故容美土司对于朝贡的热情既有情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

考虑。

1鹤峰县，五峰县统战部：《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84年。
2宜昌市档案局、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同治）宜昌府志》，内部资料，2002年，第 10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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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容美土司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国家危难时刻得到检验。明末清初，明王朝、南明王朝、明末农民军

政权、吴三桂大西政权、清朝政权及各土司等政治势力在容美土司地域纷纷登场。大一统王朝国家处在危

难之际，这是对容美土司政治认同的“大考”。从历史事实可以发现，容美土司对不同的政治势力态度是

不同的。一是对明王朝、南明王朝的维护。崇祯十七年，当容美土司田玄闻听崇祯皇帝自缢，他把三个儿

子叫到身边，共同创作了感怀王朝国家的《甲申除夕感怀诗》四十首,“余（田玄)受先帝宠锡，实为边臣

奇遘，赤眉为虐，悲感前事，呜咽成诗
[12]
”。夷陵人文安之感言:“一唱三各皆国愁”。文安之此时已为南

明政权的“詹事府詹事”，总督川湖军务。容美土司田玄、田沛霖、田既霖、田甘霖与文安之都十分交好。

1646 年秋，田玄为文安之赴施州送行，写下了“亡国间同哽，无家路倍岐
1
”的著名诗句。二是对农民起义

军的抵制。明末清初，农民军大量进入峡江地区,并与鄂西南诸土司发生大规模冲突，容美土司也不例外，

“（顺治十五年）二月，体纯、天保遣其党刘应昌等四人，将锐卒二千渡江，昼伏夜行抵容美，擒土司田

甘霖及其妻子以归,尽驱江南民北渡
2
”。为应对农民军，容美土司加强了屏山爵府、白溢寨府等军事寨堡

的修建，防备农民军的人侵。三是对吴三桂吴周政权和大清政权的奉承。在清代“三藩之乱”时，容美土

司曾接受了“容美都统司承恩伯伪银印一颗，并标下总兵、副将、参游守、安抚、长官、指挥等伪印信四

十颗，并伪书、伪札
3
”。当清军一到澧州，容美土司表面上派人把印信等上交，实际上却在思考如何在这

飘摇世界中保全自身。虽然在政治策略上要奉迎清朝，但是容美土司并不认同清朝统治者的“正朔身份”，

骨子里是反清的。这也说明此时容美土司的身份认同逐步固定了。

四、“去蛮化”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自身在国家社会关系中处于某一位置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身份认同本质是

一种社会认同，即在国家、社会中，个人或群体处于什么位置。容美土司身份界定与家族历史、区域族群

分类、国家政治体系三个因素相关。这三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容美土司的身份认同倾向。

1.重塑家族历史记忆，建构家族华夏和英雄历史。家族或宗族记忆是容美土司原初身份认同要素之一。

明代,容美土司田氏及其所属的五峰长官司张氏、石梁长官司和水烬长官司唐氏、长茅长官司覃氏都重塑了

家族记忆和英雄历史。《元史》、《明史》等文献记录的“墨施什用（田墨）、田先什用（田乾宗）、白

里俾（田秀第四子乳名）、五哥俾（田秀第五子乳名）、答谷什用（田胜贵）”等容美土司早期人物，在

明代华容太守严守升撰写的《田氏世家》那里，这些名字都改过来了，并把田氏原籍推到陕西京兆。还把

一世祖推溯到唐代的田行皋，“唐元和年间荣膺兵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系容美始祖土司行皋公之职
4
。”

石梁安抚司、水烬安抚司和麻寮千户所则共同把唐氏祖先推到汉代光武年间的唐衡，但他们共同追认元代

的唐国政为一世祖，“至正……授四川宣抚使都督，援剿总管
5
”。现在位于五峰县湾潭镇大面的唐国政坟

茔仍然是“二司一所”唐氏后裔共同认可的一世祖先。家族的英雄历史和来自于华夏中心的记忆形塑容美

土司的身份认同。

2.“土”与非“蛮”的族群身份认同。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族群分类中，“土”

是比“蛮”、“夷”、“蕃"、“苗”等称谓更亲近主流社会的族群符号。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容美土司

地域的族群被描述为“澧水蛮”、“涹中蛮”、“武陵蛮”，同时伴随着“相单程、陈从、覃儿健、覃戎、

田山”等率领“蛮众”扰乱中原的“蛮酋”首领。很显然，“蛮”并非褒义的身份符号。因此，“去蛮化”

成为土司族群身份的首要追求。“若忠峒、忠孝宣抚司，多田姓,故田亦巨族，然皆土人，惟君先世系中朝

1鹤峰县政协文史委、鹤峰县民宗局：《南明宰相文安之与容美土司》，内部资料，2010年，第 45页。
2鹤峰县，五峰县统战部：《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84年。
3宜昌市档案局、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同治）宜昌府志》，内部资料，2002年。
4（民国）《容阳堂田氏族谱》卷一“田氏世家”
5（同治七年）《唐氏族谱》卷二“唐氏家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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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寓，不与诸田合族
[7]3
。”容美土司的田氏统治者经过长时间的“华夏化”，觉得已经摆脱“蛮”的身份，

也不愿意承认“土”的身份，而经常以“边臣”来自称。

3.“土”的族群身份得到王朝国家认可。令人意外的是，在正史和地方史志中，“土籍”与“客籍”、

“苗籍”、“章籍（熟苗）”，是一个王朝更为认可的族群身份符号。在武陵诸族群中，“土人”被描述

为“土人重耕农，男女合作,喜鱼猎，食膻信巫;虽轻生好斗，而朴拙淳直，稼穑而外，不事商贾”等。明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这样形容“土人”：“地僻山深，民杂夷獠，伐木烧畲，以种五谷。外门不闭，盗

贼不作;俗尚节俭，犹尽华风；其俗则纯朴不知有主客；好音乐，少愁苦
[13]
”。《鹤峰州志》又载：“州民

客土杂处，习尚不一，然无巨奸大猾，畏上奉公，犹为易治，政教成于上,风俗清于下
[10]
。”土民的族群性

得到王朝认可，“土兵”更为国家所倚重。“湖贵节年用兵，俱调土兵。且如军兵行粮，每月例只四斗五

升，两广土兵，只支三斗。惟湖广土兵，于四斗五升之外，又多索一倍，每斗折银五分，该银二钱五分。”

可见，到了明代末期以后，“土人”、”土兵”的族群身份已经不再有“污名”意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容美土司已成为王朝可依赖的力量。

五、结语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的”，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力量是在多维的建构过程中不断

丰富、沉淀和强大的。国家认同包括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疆域是容美土

司国家认同的首个维度。在土司制度实施的背景下，容美土司有了相对固定的疆域，这一疆域既是“内地

边疆”，也是“王朝屏翰”、“王土”。容美土司为了维护国家疆域的整体性，不断地加强地域认同。文

化是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基础维度。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土司地区的传播建构了国家权力在土司内

的文化网络，让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土司内部渗透，从而塑造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观念，夯实了国家认同的

基础。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的目标性维度。容美土司的政治认同包括维护国家一统的政治意识、认同土司

制度,并在国家危难之际得到检视。身份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维度。容美土司通过对身份的建构把其它维

度统一到一起，从而达到了国家认同的高峰。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内涵研究表明，不同维度的认同都能支撑

国家认同。若不同维度的国家认同能保持“共振”，国家认同的建构达到最理想的状态。若不同维度的国

家认同不能相互支撑，国家认同的建构则陷入内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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